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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义安姐 

这便是童年给我的馈赠——幼稚的恋情，朦胧的爱，这感受是很

像一首水灵灵的小诗，在生 

命的溪流中律动…… 

人们把一颗颗对我充满期冀和鼓励的滚烫的心捧出来，温暖着缺

少亲情慰藉的我。 

 

第二章 应聘售楼 

表格里提的是刁钻古怪的问题，诸如：“你跟你的男朋友有过性

关系吗？”、“你看过三级 

片吗？懂得对待男主顾应该像怀春的女人那样温情脉脉吗？”等

等。 

 

第三章 楼盘秀场 

“你说，她还是不是处女？” 

“我哪里知道？我又不是亨特神探。” 

“我看怕是早就破了吧，如今处女可是稀有动物了，哈哈！” 

 

第四章 踩盘大战 

床上坐着一位头发染得红红的、穿透明内衣的性感俏小姐，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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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撑在床沿，光脚翘着二郎 

腿，一位男孩理着美国朋克式的怪异头发，站在她身边做着跟她

调情、惊喜的表情姿态。 

第五章 楼模小姐 

当我穿着“艳、漏、透、瘦”的粉色前后高开衩旗袍、风姿绰约、

婀娜迷人、亭亭玉立地出 

现在展厅的大型沙盘旁边时，立即引来了参展观众的一片啧叹

声。 

 

第六章 售给老总 

她停了停，将嘴凑了过来，神秘地说，“徐总功夫真好呢！” 

“我听得一头雾水：“功夫，什么功夫呀？” 

“傻妹，你以为是中国功夫么？当然指的是床上功夫呗！”韩琦

一点也不害羞地继续说。 

 

第七章 被他消费 

喝着喝着，韩琦发现自己全身发热，血液在体内像沸腾了似地，

所有的毛孔在扩张，那种原 

始的欲望使她特别需要男人的抚慰。此刻她已顾不得女孩的羞

涩，光裸的胸脯上只剩下一只乳 

白色的乳罩了。 

 



第八章 黑色情人 

“我想，我的发展不是在售楼业务上，我追求的是学习更多的知

识，想考研，也想读 MBA，还 

想考托福，去美国留学……想法五法八门，但是现实不可能让我

的理想全部实现。”我说。 

 

第九章 倒韩行动 

她们在大款与大款之间游刃有余地来回穿梭，鼓动三寸如簧香

舌：“大哥，帮帮我”；或者 

装作生气撒娇，激起大款们怜香惜玉的儿女长情。当然也有个别

小姐为了把楼盘销出去，女孩 

们向大款摆起了充满魅力和诱惑的青春“红门艳”…… 

 

第十章 遭遇劫持 

温水柔柔地包裹着她，浸润着她的肌肤，亦同时浸润着她的心情。

她明显感觉到体内的欲望 

在涨潮、在膨胀。它们像夏天傍晚草地上的小咬，轻轻地抓搔使

得她全身发痒，使她此时恨不 

得被男人抚摸、拥吻、甚至进入…… 

 

第十一章 各奔东西 

我不知道爱情的道路上有多少艰难险阻，使得情侣们的跋涉变得



格外艰难。导致我们阴差阳 

错、差点反目为仇，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隔阂和

猜忌实在是很脆弱的，爱情的 

力量足以将它摧毁。 

尾声 

我将头靠在方志明的肩头上，感觉脚下不是在旋转着舞步，而是

在被他带到半天云中，在吉 

祥的彩云下面尽情地比翼飞翔，飞向遥远的幸福天国，飞向温馨

美丽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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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大义安姐 

 

当晓风挥扬着粉红色的晨曦，擦亮胭脂胡同东头昏沉沉的天空

时，寂寞的巷子里响起了早行 

人孤独而匆忙的脚步声——这是我的一双脚敲打出来的足音，声

音经过巷子两边的山墙共鸣， 

带着空旷的回音，让人听起来，是那样虚幻、陌生、凌乱，那样

使我惊惶，像是一个逃难者急 

匆匆地掠过巷道，向着巷口疾奔而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从我

脚下发出来的。 

我最后打望一眼蹲伏在胡同西头深处我家的四合院门，望一眼院

门外那记录着过去荣华的拴 

马桩和上马石，望一眼两边的四合院墙，它们像一位位巨人，手

执一面面沉重而破烂不堪的盾 

牌紧逼对方，被岁月凝固成永恒对峙的历史僵局，我第一次产生

了一种恐惧的心理，觉得眼前 

这些渗透了我童年和少女梦幻、延伸着我的憧憬的院墙，此时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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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正在无声地向我慢慢地靠 

扰，可怕地挤压过来，它们欲把我封杀在这条胡同、置我于死地

而后快。 

我猛然感觉到大难临头，心想只有赶在巷墙完全重叠在一起之前

离开这里，才能免于一死！ 

所以，我惊慌地一路小跑着，在心里不断地催促自己，快点走出

这条胡同，快点逃离这个生 

我养我十八春、浸透了我的呼吸和气息的桑梓之地，我的生命、

前途和理想才有救。 

读者不禁要问，我这是为什么呢？为何我要这样慌慌张张地逃离

家园呢？ 

是因为我发生了刻骨铭心的早恋而跟男友一起私奔吗？ 

不是。 

是我做错了其他什么事情，被父母赶出了家门吗？ 

不是。 

我把出走的原因告诉读者，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并没有做错任

何事情，仅仅因为我考上了 

大学，父亲就把我逼出了家门。 

天下有这样狠心的父亲吗？而且这事发生在首善之区的北京，真

使人不可思议。 

但不信也得信，事实确实如此。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参加了高考。当做完最后一门课的试题答案

后，我脸上绽开了会心的微 

笑。我感觉考得非常好，看来，考取一所重点大学本科是十拿九

稳的。 

考试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八月十四日，一张来自首都大学中文系

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所 

在的百顺胡同居委会。 

傍晚，我从居委会主任手上拿到烫金的首大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回

到家里，一见到父亲就向他 

报喜：“爸，我考上了首都大学中文系了！” 

父亲像是没听见似地依然弓着腰，低着头修补他的鞋子。良久，

他放下钉鞋钉的锤子，边抽 

着烟，边对正在做饭的我开了腔： 

“霞妹子，你不必再同我讲你考起哪里的学校，反正我已经不再

打算让你读书了！” 

“哎呀！”正在切菜的我一听父亲这样说，惊得走了神，一刀切

在左手食指上，血渗出来滴 

在砧板上，染红了一大片。我心里也在滴血啊！ 

父亲的话使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他语出有因。 

我知道父亲的心思，以前他拼命地督促我发狠念书，巴望女儿学

习优秀，将来考所好大学好 

找个好工作。而到了这两年，父亲眼见着大学生不吃香了，大学



毕业不包分配，一样地自己去 

找工作，苦苦地花大把血汗钱供养儿女读书而得不到实惠，父亲

传统的读书发家思想开始从根 

本上动摇了。 

父亲不让我读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满脑子封建传统思想，嫌

我不是传承夏家香火的人。 

一个女孩子早晚是要嫁出去的，他已含辛茹苦地送我读了高中，

算是对得起我了，何必再花几 

万块钱送我上大学呢？再说，女孩子读那么多的书干什么呢？何

况家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送我读书啊，仅有的几千块钱，是留给弟弟夏飞念书的。 

“你也知道，”父亲用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我，说：“弟弟

今年考重点高中没有考上 

，可他非重点不读，而买个议价重点高中，要花上万块钱。我的

工资本来就不高，去年下岗以 

来，每月领的生活费还不够一家三口吃饭。不是我没日没夜地在

外面摆了个鞋摊，连送你读完 

高中也困难，哪里还有钱送你上大学呢？” 

“爸，求求你别说了，我宁肯少吃少穿点，也要读下去！”我已

经泣不成声了。 

“不行！明天你就跟何大哥一起去上海浦东开手机店，你帮他看

店，包吃住，一月有八百块 



钱。何哥帮你把明天下午五点的火车票都已买好了……” 

父亲暴躁地下令道，他已替我安排我今后的生活道路，叫我到外

地打工，赚钱送弟弟读书。 

何大哥是我家邻居何伯的二儿子何竹平。何竹平有个在上海工作

的叔叔，出资帮何竹平在浦 

东开了家手机店。店里需要收银员，何伯找到父亲，说： 

“夏霞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让老二带到浦东去帮忙收银。这丫

头办事，我们一百个放心。 

” 

父亲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何伯，而且说只管带了我去浦东就

是，即使考上大学也不打算送 

我读了。 

“爸，国家不是发行教育贷款吗？我们可以申请贷款，帐记在我

头上吧，由我大学毕业后还 

清。”我劝说道。 

“贷款？听说把手续办下来起码得半年功夫。我才不去劳这个神

呢！”父亲把头摇得似拨浪 

鼓，拒绝道。 

天啊！原来自己的命运早已操在父亲手中，任他摆布。爸啊，你

的心怎么变得这样冰冷？小 

时候那样认真地教我苦读，如今却把我一脚踢出校门，赶进打工

的队伍，是眼红人家买楼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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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吗？是嫌弃我是女儿身吗？ 

我怔怔地站在父亲的面前，任有刀伤的食指在流血，任痛苦的眼

泪溢出我的双眶，模糊我的 

视线…… 

我气得连晚饭都没有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前想后。我知道

父亲的牛脾气，已决定了的 

事任凭你再三恳求也是徒劳的。他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决不送

我上大学。 

我好想进大学读书啊，怎么也不甘心从此与校园告别，与老师和

同学们分手，在我玫瑰色的 

憧憬里，读大学，做作家，写出震撼人心的长篇巨著，才是我人

生最美好的理想啊。然而，贫 

困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使父亲目光短浅，鄙视文化，只看到目

前的困难，不措扼杀我的理想 

，让我放弃上首大，做出牺牲，去外地打工，为的是叫我赚钱供

养弟弟读书。 

我恨父亲如此狠心，同时，也十分同情肩负全家生活重担、辛劳

一生的父亲。说句实在话， 

父亲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十八年前的八月十五日，我大喊大叫着来到这个胡同里，第一次

接触到胡同里那种混浊、陈 

旧而暧昧的空气，就开始不断地流泪。从此，我的生命河流与这



条历史上有过太多撩人的香艳 

和粘腻脂粉的古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它沉淀了许多帝王将

相、才子佳人风流故事的巷子里 

静静地流淌。但流淌着的已不再是放浪逍遥，而是生活的无比沉

重。 

我出生在胭脂胡同，背负着胡同的屈辱历史，更觉得它在生活起

居上有诸多不便。胭脂胡同 

像所有的北京胡同那样，是那种四合院小平房，又黑又潮，冬天

取暖仍旧是蜂窝煤炉子，最让 

人别扭和难以忍受的是不管刮风下雨，要方便只能上胡同里的公

共厕所。 

老北京人都知道，胭脂胡同就是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 

胭脂胡同，过去叫胭脂巷，北连百顺胡同、南通珠市口西大街。

在民国以前，胭脂胡同的一 

等妓院有十多家，其中莳花馆是一家三进带跨院的大四合院，几

乎占了半条胡同。据考证，明 

朝时，这个大院叫苏家大院，有名的妓女苏三（玉堂春）曾在此

居住。著名的京剧《苏三起解 

》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在，它就是百顺胡同居委会所在地。 

清末民初，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

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 

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



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 

；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

成一体。 

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与“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

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 

女子，档次高一些，不但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

达官显贵，如京城名妓赛金花 

、小凤仙等。“北班”的妓女以黄河以北地区的女子为主，相貌

好，但文化素养差一些。 

“八大胡同”的妓女以“南班”居多，故多为一、二等妓院。而

其它地区的妓院，大多数是 

“北班”。当时在京城做官和经商的人多是南方人，因此，“八大

胡同”成为这些达官贵人经 

常出入的地界。 

“八大胡同”的档次也不尽相同，百顺胡同、陕西巷、胭脂胡同、

韩家潭多为一等。一等妓 

院，也叫“清吟小班”，顾名思义，“清吟”以饮茶、谈棋说戏为

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出 

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为有权势的人，当然也有文人墨客。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昔日红粉飘香的烟花柳巷早已成为历史遗

迹，斑斑点点的角落却仍在 

不经意地泄露它的秘密。在这个晴朗的盛夏的清晨，阳光穿过那



几百年仍挥之不去的烟尘，照 

亮了这些老房子。老屋不语，参透了道不尽的，是纷繁的红尘，

是满目的沧桑。 

而胡同巷口那棵伴随我一起长大的榆树啊，目睹了我家太多的辛

酸和苦难。胡同给了我的是 

一串串贫穷与愚昧的灰色记忆。 

这事得从弟弟夏冈出生的那一天说起。 

因为，我弟从娘肚子里来到人间的那一天，也就是我的母亲去了

另一个世界的黑色日子。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一日那个遥远的黎明，一声尖亮的婴啼嘹亮了

寂静而昏暗的胡同。 

盼子盼得双眼欲穿的父亲面对弟弟粉红色的小生命，喜得不知所

措。他高兴得几乎要向全世 

界郑重宣布：咱们夏家终于有了儿子啦！夏家有了接香火的人啦！ 

其实弟弟是个不准出生的人。母亲早在生下我的当天就发生危险

的产后大出血，幸亏邻居帮 

忙，用架子车把血流成溪的母亲抢送到附近医院救治，才保住了

她这条命。 

母亲出院那天，大夫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父亲叮嘱道，母亲患有

先天性贫血和子宫颈口过窄 

的生理疾病，生孩子势必造成子宫撕裂而出现创口大出血现象，

因此，母亲绝对不能生第二胎 



，否则发生产后大出血，即使抢救快，也不能保证生命安全。 

父亲当时答应了医生不再让母亲怀孕生孩子，母亲生下我之后，

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孕。其 

时计划生育早已作为基本国策抓得很紧了，我家如果再生第二胎

的话，作为双职工的父母就都 

会被工厂除名，并罚款。 

然而，再严厉的惩罚手段，也阻止不了父亲要个带把儿“接香火”

的决心。从我呱呱坠地始 

，父亲就开始跟母亲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生子之战。 

父亲对母亲说：“毛妹子（这是父亲对母亲说话时用的昵称，母

亲姓毛），你是知道的，我 

们夏家只有两兄弟，我是老二，老大六岁时就过继到曾家，做了

曾家的香火，等于夏家只有我 

这么一个后人，算是单传。如果我膝下无子，夏家岂不是断后？

我父亲去世时跟我说了的，一 

定想方设法生个儿子继承夏家的衣钵。虽然，夏家世代赤贫，我

父亲在旧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穷 

锅炉工，我和你也都是穷工人，家里也没啥继承的。但是，再穷，

夏家这支龙脉却不能断了， 

如果从我这里断了夏家的龙脉，我何好向祖宗交代啊！” 

母亲起初是断然拒绝，到后来，被父亲缠得紧，又听他这么一说，

也就答应等几年身体情况 



好些再生个儿子。 

在母亲没有生下儿子之前，父亲对我还是很看重的，不说百般宠

爱我这个乖顺的千金，也算 

是尽了天下父母对儿女的一片责任和情意。 

在我三岁时，母亲怀上了弟弟，第二年三月，临盆生产。十一日

生下弟弟夏冈后，医生的红 

色警告应验了，父亲的冒险抉择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潜伏四年

的死神终于逮住了可怜的母亲 

！ 

母亲生产是喊胡同里那个绰号“魏大婆子”接的生。魏大婆子是

胭脂胡同里的职业接生婆， 

接生应该说挺有一套的。但是那天，魏大婆子面对母亲生下儿子

夏冈后、下身像喷泉般的大出 

血慌了手脚。她骇得一脸惨白，扔下剪子，从产房里跑了出来，

对父亲结结巴巴地命令道： 

“快！快备架子车，送毛妹子上医院！” 

正陶醉在得子大喜之中的父亲一听，顾不得产房禁忌，冲了进去，

一把抱起已昏迷不醒、全 

身正在凉下去的母亲，就跌跌撞撞往胡同里闯。邻居闻声推来了

架子车，七手八脚地将母亲抬 

上车。母亲的下肢被塞高，头部放低，街坊们推着架子车开始一

路小跑地穿走胡同。可怜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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